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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提高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作为研究目标，根据对上海浦东软件园、北京中关村软件园以及西安软件园内20多家服务外包企业437名员工的调查数据，以知识管理视角，探究组织学习、知识共享、吸收能力与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知识共享和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提高服务外包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知识共享水平和吸收能力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中吸收能力和知识共享在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且吸收能力在知识共享对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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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to Enhanc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Service Outsourcing Enterprises —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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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service outsourcing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437 employees from more than 20 service outsourcing enterprises in the Shanghai Pudong Software Park, Beijing Zhongguancun Software Park, as well as Xi'an Software Park,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knowledge sharing,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service outsourcing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analyze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with emphasi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ing service outsourcing enterprises’ learning ability, knowledge sharing level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can contribute t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Beside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knowledge sharing hav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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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2013年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达954.9亿美元，同比增长55.8%，仅2014年上半年，合同金额就达到了522.1亿美元，同比增长35.3%[1]。然而，由于存在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技术水平差等诸多问题，且近几年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整个产业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我国的服务外包企业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机遇和挑战，服务外包企业亟需通过创新来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在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下成功立足于市场。那些创新能力较强的服务外包企业，由于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附加值更高而能够获得高额利润，因此，保持和提高创新能力成为服务外包企业的重要目标之一。

1  文献综述

基于Mansfield等人关于技术创新的概念，创新能力最初被界定为企业产生新产品、新工艺以及改善现有产品与工艺的能力[2]。大多数关于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领域[3,-4]，而企业创新能力的相关实证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企业创新能力评价[5]以及社会资本[6]、知识管理[7]等因素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理论逐渐成为企业理论的核心。在知识冲击和信息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转型和升级，而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路径是知识化和信息化发展[8]。企业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来制定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推动技术创新顺利开展和提高技术创新绩效[9]。作为现代高端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外包企业，更是如此。
国外学者对于服务外包企业知识管理做了大量研究，不过大多是从发包方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如Chang等[10]研究发现，发包方溢出的IT相关知识是驱动接包方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目前国内学界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服务外包中的知识转移[11-12]以及知识溢出对接包企业的影响[13]。虽然有不少学者从知识角度来研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且许多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共享、组织学习、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有影响[14-17]，但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路径很少得到关注，且对于知识共享和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是否对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影响也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本文以知识管理视角来研究服务外包企业的创新能力，旨在对组织学习、知识共享、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试图检验知识共享和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2  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2.1 组织学习对知识共享、吸收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影响
    （1）组织学习。陈国权等[18]认为，组织学习是指组织不断努力改变或重新设计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过程，是组织的创新过程；潘安成等[19]认为组织学习包括对现有知识的开发和对未知知识的探索，是企业动态能力形成和提高的途径。本文所研究的组织学习是组织成员积极主动地利用相关资料与信息来规划自身行为，用以提高组织适应外部环境能力的过程[20]。
   （2）知识共享。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有效的知识共享对于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Hendriks[21]指出知识共享是一种沟通的过程，当一个人向别人学习东西、共享知识的时候，自己也必须有一个知识重构行为。而Dixon[22]提出了另一种学习的观点，认为知识共享是使别人知晓、或传播自己的知识给他人，与他人共有这种知识，最终使整个组织都“知晓”此知识。本研究沿用Dixon对知识共享的定义，认为知识共享是一种使他人“获得有效行动能力”或“知晓”的过程，即员工个体、团队甚至组织间的学习过程。
（3）组织学习与知识共享。由组织学习和知识共享的定义可知，组织学习和知识共享的关系密不可分。企业通过不断学习，及时从组织外部和组织内成员中获取知识，使知识得以不断地解体、重建，从而产生新的知识，进而促成组织成员对战略性问题的共识，实现知识在整个组织中的共享。组织学习为知识共享提供了组织内的氛围、条件和平台，为知识共享与创新注入了推动力[23]。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过程是一种学习活动，知识获取者的学习能力能够影响知识共享的效率[24]。

综上，提出假设：
H1：组织学习对知识共享有正向影响。
（4）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25]首次将吸收能力定义在企业层次上，认为吸收能力是企业相关先验知识水平的反映，是企业从环境中识别、消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Kim[26]发展Cohen 等的相关研究，指出吸收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学习能力是组织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是一种模仿性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是一种创新性学习。本文认为知识吸收能力是企业评估、吸收新的外部知识，并应用于商业目的的能力[25]。
（5）组织学习与吸收能力。知识的引进并不代表着就能被企业所消化、吸收和利用，此时，吸收能力作为一种关键的知识处理动态能力，其作用便显现出来。刘常勇等[27]认为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内部学习和外部学习的整合。张洁等[15]借鉴相关组织学习理论来研究吸收能力，认为吸收能力的形成依赖于组织学习，组织通过探索性学习和应用性学习构建吸收能力的形成路径。
综上，提出假设：

H2：组织学习对吸收能力有正向影响。
（6） 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在创新能力方面，许多研究都表明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Sinkula等[28]研究发现，组织的学习能力在产生创新中发挥关键的作用。Stata[29]的研究也发现组织学习能使组织产生和增强创新能力，尤其是在知识密集的产业中，个人与组织的学习引导创新，成为组织中唯一可持久竞争优势的来源。秦剑考察了组织学习和技术合作对跨国公司在华突破性创新的驱动机制，发现组织学习同时促进突破性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因此，提出假设：
H3：组织学习对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
2.2 知识共享对吸收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影响
（1）知识共享与吸收能力。有效的知识共享有利于服务外包企业获取和积累相关知识，扩大组织的知识存量，从而影响吸收能力。组织间的知识流动和通过非正式信息交流重组知识可以增强组织吸收能力[30]。Autio等[31]指出组织间的知识共享有利于组织积累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有价值的、具体化的文档知识及非具体化的技能和经验知识，从而提高组织的吸收能力。万青等[32]发现选择渐进式知识共享策略能够增强员工的知识吸收能力，提高员工的创新绩效。企业的知识只有在员工之间充分共享，才能被更有效地吸收和利用。据此，本文假设：
H4：知识共享对吸收能力有正向影响。
（2）知识共享与创新能力。服务外包企业通过知识共享来分享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促进新想法、新方法的产生，进而提高企业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Johannessen等[33]认为，组织建立起良好的知识共享与交流的环境可以促使组织成员将隐性知识转换为显性知识，而这将有利于组织内创新行为的发生。Tiwana等[34]研究发现一个软件开发团队的吸收能力能够促进团队的专业知识整合，进而促进团队的创造力。因此本文假设：
H5：知识共享对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
2.3 吸收能力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外部知识转化为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吸收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35]。Chen[36]认为吸收能力提升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创新的实现。而张韬[37]指出吸收能力不仅有助于企业形成竞争优势，还通过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进而对竞争优势发挥重大间接影响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吸收能力有助于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而且创新产生的新知识也会变成企业吸收能力的一个部分。服务外包企业的吸收能力水平越高，就能更有效地获取、吸收和整合知识，进而提高创新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6：吸收能力对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
3  理论模型
Roberts等[38]认为增加特定区域的学习可以提高组织在这方面的知识基础，进而增强它的吸收能力，并对知识转移这一专题进行分析，构建了知识转移模型，认为一些知识共享过程影响吸收能力，从而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知识转换和知识创造能力。结合这一模型并借鉴上述研究结论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提出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的概念模型。
[image: image1.emf]H1

H6

H4

H2

H3

组织学习

吸收能力 创新能力

知识共享

H5


图1  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的概念模型
4  研究方法

4.1 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在Lichtenthaler U等学者所设计的问卷基础上，结合与相关学者的讨论和对北京、西安、上海三大软件园内20多家从事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管理人员和项目负责人进行的访谈设计调查问卷。在问卷正式发放之前，在西安的一家公司进行了预调查，针对调查结果对初始问卷进行了反复地修正。
研究变量均采用英文文献中发展成熟并被广泛应用的具有较高信、效度的测量量表。为了提高这些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对测量量表进行了中、英文双向互译，确保问卷含义能够有效表达。问卷中的每个测量变量都用Likert 5 级量表形式进行测度，即1表示强烈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同意，5表示强烈同意。
4.2  数据收集
问卷发放对象为北京、西安、上海三大软件园内从事服务外包行业的正式员工和部门主管。问卷以匿名形式由调查人员自行到企业现场发放问卷，问卷回收采用现场回收方式，部分问卷采用邮寄方式回收，收集问卷481份，将含有漏答题项和所勾选选项有明显规律性的无效问卷剔除，获得有效问卷437份，有效率为90.9%。
5  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SmartPLS2.0软件进行分析。表1给出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相关指标。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相关指标
	变 量
	CR
	Cronbach's [image: image2.wmf]a


	AVE

	创新能力
	0.836
	0.812
	0.510
0.521
0.590
0.572

	吸收能力
	0.844
	0.797
	

	知识共享
	0.877
	0.880
	

	组织学习
	0.869
	0.799
	


5.1 信度和效度分析
由表1可知，各变量的Cronbach’s [image: image3.wmf]a

系数值介于0.797～0.880，复合信度系数（CR）介于0.836～0.877，均大于0.70，表明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39]。
本研究主要从内容效度和构念效度两方面来检验效度。在内容有效性方面，由于本研究的问卷来自国内外比较成熟的量表，测量指标均来源于已有的文献，并且在发放问卷前对问卷做了反复地修改，因此认为这些变量是清晰和表意准确的，能够保证较好的内容有效性。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潜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说明潜变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表2是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和AVE的平方根值。每一个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知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性[39]。
表2  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和AVE的平方根
	
	组织学习
	知识共享
	吸收能力
	创新能力

	组织学习
	0.756
	
	
	

	知识共享
	0.227
	0.768
	
	

	吸收能力
	0.707
	0.257
	0.722
	

	创新能力
	0.602
	0.435
	0.607
	0.714


注：表中对角线上的值是AVE的平方根
表3是交叉因子载荷系数。表中每个测量变量与其潜在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而与其他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则相对较低，进一步证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区分性[39]。
表3  交叉因子载荷
	因子
	创新能力
	吸收能力
	知识共享
	组织学习

	CX1
	0.560
	0.334
	0.491
	0.298

	CX2
	0.652
	0.400
	0.373
	0.395

	CX3
	0.724
	0.408
	0.350
	0.386

	CX4
	0.773
	0.508
	0.141
	0.547

	CX5
	0.829
	0.495
	0.211
	0.497

	GX1
	0.260
	0.090
	0.641
	0.091

	GX2
	0.306
	0.162
	0.705
	0.145

	GX3
	0.416
	0.239
	0.844
	0.223

	GX4
	0.346
	0.226
	0.821
	0.199

	GX5
	0.315
	0.229
	0.810
	0.182

	XS1
	0.481
	0.654
	0.292
	0.452

	XS2
	0.415
	0.724
	0.143
	0.521

	XS3
	0.419
	0.776
	0.111
	0.548

	XS4
	0.430
	0.685
	0.183
	0.491

	XS5
	0.441
	0.761
	0.196
	0.534

	XX1
	0.433
	0.465
	0.213
	0.705

	XX2
	0.480
	0.425
	0.176
	0.677

	XX3
	0.459
	0.527
	0.203
	0.753

	XX4
	0.445
	0.574
	0.191
	0.802

	XX5
	0.465
	0.658
	0.090
	0.833


5.2 结构模型与假设检验
在对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时，一般认为检验样本最少为500个，为了使结果更加稳定，本研究选择5000个样本。
表4和图2给出了数据分析结果：组织学习对知识共享（β=0.227，t=4.402）、吸收能力（β=0.684，t=21.579）和创新能力（β=0.320，t=5.668）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3均得到支持；知识共享对吸收能力（β=0.101，t=2.711）和创新能力（β=0.283，t=6.416）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4和假设5得到支持；吸收能力对创新能力（β=0.308，t=5.802）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6得到支持。且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的R2值分别为0.502和0.509，表明模型具有可靠的拟合效果[39]。
表4  模型的检验结果及假设检验结果
	假  设
	关  系
	路径系数及显著性
	t值
	检验结果

	1
	组织学习→知识共享
	0.227***
	4.402
	支持

	2
	组织学习→吸收能力
	0.684***
	21.579
	支持

	3
	组织学习→创新能力
	0.320***
	5.668
	支持

	4
	知识共享→吸收能力
	0.101**
	2.711
	支持

	5
	知识共享→创新能力
	0.283***
	6.416
	支持

	6
	吸收能力→创新能力
	0.308***
	5.802
	支持


注：**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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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5.3 中介效应分析
由表4可知，所有的潜在变量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使用温忠麟等[40]提出的方法分别对知识共享、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知识共享对组织学习和吸收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中，组织学习与吸收能力之间的路径系数（c）为0.711，知识共享与组织学习之间的路径系数（a）为0.248，知识共享与吸收能力之间的路径系数（b）为0.101，均显著；在引入中介变量知识共享后，组织学习与吸收能力之间的路径系数（c’）从0.711减小到0.686，但仍然显著，表明知识共享在组织学习与吸收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检验知识共享在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组织学习对知识共享的作用显著，中介变量知识共享对创新能力的作用也显著；引入知识共享后，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之间的路径系数从0.611减小到0.517，路径系数显著，表明知识共享对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检验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在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之间引入中介变量吸收能力后，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之间的路径系数从0.611减小到0.356，作用明显减弱但仍然显著，表明吸收能力在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有部分中介作用；知识共享与创新能力之间的路径系数在引入中介变量吸收能力后从0.523减小到0.305，但仍然显著，表明吸收能力在知识共享与创新能力之间也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变  量
	路径关系
	c
	a
	b
	c’
	检验结果

	知识共享
	组织学习→吸收能力
	0.711***
	
	
	0.686***
	部分中介

	
	组织学习→知识共享
	
	0.248***
	
	
	

	
	知识共享→吸收能力
	
	
	0.101**
	
	

	
	组织学习→创新能力
	0.611***
	
	
	0.517***
	

	知识共享
	组织学习→知识共享
	
	0.248***
	
	
	部分中介

	
	知识共享→创新能力
	
	
	0.523***
	
	

	吸收能力
	组织学习→创新能力
	0.611***
	
	
	0.356***
	部分中介

	
	组织学习→吸收能力
	
	0.711***
	
	
	

	
	吸收能力→创新能力
	
	
	0.354***
	
	

	吸收能力
	知识共享→创新能力
	0.523***
	
	
	0.305***
	部分中介

	
	知识共享→吸收能力
	
	0.288***
	
	
	

	
	吸收能力→创新能力
	
	
	0.530***
	
	


6  结论与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了组织学习、知识共享和吸收能力在提升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通过实证数据检验了相关理论假设。本研究发现：组织学习对知识共享、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均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共享和吸收能力对创新能力亦均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共享对吸收能力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在知识共享和创新能力之间以及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知识共享在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之间及组织学习与吸收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知识共享和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进行了验证，并从知识管理视角探索了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路径：
第一，组织学习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吸收能力和知识共享对创新能力产生促进作用。具体影响路径包括：第一条路径是通过组织学习来提升创新能力。服务外包企业通过承接外包业务学习发包方溢出的知识和技术，直接应用于产品和技术的创新，这一结论证实了Chuck 和Eric关于组织学习不仅对产品、服务改进有影响，而且影响流程创新的说法[41]。第二条路径是基于组织学习，通过吸收能力提升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在对外溢知识或技术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基础再进行应用，并最终影响服务外包企业创新的绩效，这一结论支持了李元旭等[13]关于吸收能力对接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起关键影响的观点。第三条路径是基于组织学习，通过知识共享提升创新能力。组织学习的成果在企业成员之间传递、转移、分享有利于创新。张军等[7]指出，知识积累与知识内、外共享均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第二，知识共享直接或间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具体来说，知识共享对于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产生的影响是通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的：第一条路径是通过提高知识分享的水平，使企业成员之间的知识和信息充分共享，从而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第二条路径是基于知识共享，通过吸收能力提升服务外包企业的创新能力。
第三，吸收能力直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在这条路径中，企业成员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结构来实现创新。
本研究对服务外包企业管理实践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服务外包产业具有知识资源密集的特点，企业管理者在努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提高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知识的重要作用。从组织层面讲，知识的学习、共享和吸收是知识转化的重要环节，服务外包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培养员工学习能力，为员工的知识共享创建技术平台和激励机制，通过对员工进行定期培训等举措来强化各个环节。然后根据自身情况，利用自身优势选择不同的知识转化路径，从而提高知识利用的效率，加快创新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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